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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在a会馆前面下车后，市山和行稍微迟疑着该不该进去。

不过，既然来了，没有理由不进去。

进到大堂，就是宽敞的国际会议场，到处有外国人掺杂的小圈子在高谈阔论。

可是，市山的心不在这里。他走进大堂后，在里头东张西望“市山先生！”

有声音喊他。回头一看，见到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少女向他跑过来。

“琉美，你父亲呢？”

“就是不知道嘛！”唤作琉美的女孩，不安和焦虑在她脸上交错。

虽然穿的是朴素的洋裙，从她身上却散发一种令人眼前一亮的青春气息。

市山也和少女一样不安，但他毕竟是二十四岁的青年，还有充分的闲情去欣赏少女的魅力。

“会场在哪儿？”市山问。

“四楼，刚才我就开始到处找了，哪里都找不到。”琉美叹息。“究竟爸爸去了哪儿？”

“他不一定来呀！”市山说。

当事人说了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不太有说服力。

“爸爸应该来了的。”

“总之，还有时间，这样着急也没用。”

“是的。”琉美突然放松肩膀的气力说。“谢谢，如果市山先生不在的话，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市山有点难为情地环视一下大堂。

“到茶座休息一下吧！”他催促琉美。

“嗯。”

两人在茶座靠内的位子就座喝咖啡。

“瞧！”琉美压低声音说。

“怎么啦？”市山紧张起来。

“那个位子的人，像不像福尔摩斯？”

市山回头去看，果然，有个穿红外套，戴鸭舌帽，吸烟斗的男人，跟现代化设计的酒店十分不相称。

“真像。会不会是演员？”

“说不定是爸爸变装的。”琉美笑了“见到琉美小姐的笑脸，令人松一口气。”

“是吗？其实我想大哭一场。不过，哭了也不会找到爸爸呀！”

“我有同感。”

琉美出神地望向外边。

市山不知说什么好，只好噤口不语。专心研究工作以致磋砣青春的市山，不是那种对女孩子花言巧语的类型。

琉美的父亲羽田哲平，乃是理论物理学者，同时是市山的恩师。

可是，“学者”有点“脱离现实”，在以前可以行得通。现在的学者必须拥有商业精英的触觉才能吃得开。

在那方面，羽田哲平是典型的“落伍”了。市山却是看中他这点。

在学术界，别人把羽田称作“怪物”。特别是大部分学者都担任企业顾问，过着奢侈日子时，只有羽田对那些完全不感兴趣，一样过着贫寒日子。甚至逼得女儿大学半途辍学，必须出来做事。原因是羽田的唯一收入来源，某私立大学讲师的职位也失去了。

“嗨，好久不见。”传来声音说。

琉美抬起头来。

“啊，户川先生。”琉美冷淡地说。“还是一样捞得风生水起吧！”

户川的唇端歪一歪，笑了。

二十七岁的少壮学者，拥有“天才”称誉，在新闻界颇有名气。

可是，市山非常了解，户川并非什么天才，只是擅于买通新闻界为他传播声名而已。

更加使市山不高兴的是，这个户川一直以来都用色迷迷的眼光看琉美。

“难得在这里碰上了。”户川轻轻挥了一下英国制西装上的灰尘。“令尊好吗？”

“他很好。”

户川瞧不起人似的笑起来说：“别好面子了。他目前不是失业了吗？”

“他并没有失业。”琉美反驳他。

“啊，可是据我所知——”

“家父是学者，他的工作是做研究，他在持续自己的工作。对你而言，你的工作大概是受聘于某公司按时收钱吧！”

“好厉害的嘴巴！”户川笑了。“不过，人不能吃笔记过日子呀！”

“有我在工作，不用操心。”

“你呀，大学中途辍学啦！”

“没关系，我本来就不想念大学的。”

“别逞强充好汉的好。”户川说着伸手搭在琉美的肩膊。“如果跟我结婚的话，令尊不但可以找到一份讲师工作，还可生活轻松……”

“不必客气。”琉美退开户川的手。

“琉美小姐。”户川厚着脸皮想在琉美旁边坐下，市山气冲冲地站起来。

“喂！好了吧！”

户川咧嘴一笑。

“你是什么料？嗯。她老爸的助手罢了。不如趁早换一艘船，否则一起沉没啊！”

“多管闲事！”市山一副准备揪住户川打架的姿势。

“市山先生，算了。”琉美站起来。“我们走吧！”

户川一把捉住琉美的腕臂。

“琉美小姐，你听我说。”

“放手！”

“你懂吗？我是为你着想才说的。”

市山涨红着脸，准备挥手揍户川。

就当这时，有人打岔进来。

“对不起。”

一看之下，就是那位“福尔摩斯作风”的绅士。

“捉住女士的腕臂，称不上有风度吧！”

“你是什么人？”户川吃惊地说。

“无名小卒。”那位绅士说。“不过，到了万不得已时，我认为应该站在女士这边才是。”

“你说的话脱离时代了。”

“总比那些一成不变的人有价值。”

“怎样都好。”户川耸耸肩。大概乱了调子的关系，说声“改天再见”，就走了。

“对不起。”琉美道谢一声。

“也没什么，倒是这位先生似乎有意思去揍那个人一顿哪！”

市山搔搔头说：“我一时怒上心头嘛！”

“年轻人血气方刚，当然了。不过，对那种人出手的话，你就输了，可别忘了这个道理。”有“福尔摩斯作风”的男人行个礼说：“就此别过。”然后转身离去。

“好怪的人。”琉美说完，这才察觉忘了问对方的名字。

“该去会场了吧！”市山催促她。

“嗯，说不定爸爸已来了。”

两人走向上四楼的电梯。

响起掌声。

在会议厅的讲坛上，结束讲词的演讲者正鞠个躬，走下讲坛。

琉美站在角落到处观望。

“琉美小姐。”市山走过来。

“市山先生，怎么样？”

“找不到。我问了好几位相识的人，都说没看见他。”

“哦……”

“会不会改变主意了？”

“我想不会的，他坚持要来这里的，如果他肯改变主意倒是好事……”

琉美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个想法，可惜就是办不到。

“还有一名讲师就结束了。”

“不错，说不定他想最后一个出场。”

“好吧！我会留意入口方面。”

“拜托了。”

市山走开后，琉美轻叹。

他真是好人。

跟随一个像父亲那样与成功无缘的老师，她也担心市山的前途，可是现在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只有市山一个了。

市山之所以如此热忱地帮羽田做研究，一方面是他爱慕琉美的关系，这点琉美非常清楚，并不觉得太坏。

父亲也接受这件事，如果有那间大学聘请他的话，她就可以安心地跟市山结婚了早年丧母的关系，琉美虽然只有二十岁，可是性格坚强，有外表看不出来的稳重成熟。

事实上，没有琉美的话，对世间杂事漠不关心的“怪物”父亲(当事人不以为然)，可能什么也做不到。

今天琉美之所以来到会场，是因父亲说他发现了“关乎物理学根源的大原则”，坚持要发表出来，她这才来捧场的。

琉美本来阻止他这样做，可是他趁着她不注意跑出来了。

琉美很清楚。现在的父亲不管发表怎样了不起的理论，都不可能被接纳，最多被人取笑一番，成为笑柄而已。

可是父亲认为那是难得的新发现，应当尽早让别的研究者知道才是。

他完全没想过，那个发现可以赚钱之类的事……“爸爸在什么地方？”

琉美听了最后一名讲员用单调的声音朗读数学式名词后，走出会扬。

外面有个小小的大堂，有人站着闲聊，也有人在抽烟。

琉美在大堂慢慢走着。

不见父亲的影子。

还有一个可能性，是父亲到处找来找去，结果找不到会场在那里。

因他是个很少出门的人，即使知道会场的地点，可能找不到也不足为奇。

琉美再度走进会场时，恰好市山从讲坛旁边回来。

“市山先生，怎么佯？”

“有点怪异的事。”市山说。“刚才我去司仪的位子，偷窥了一下节目表。”

“结果呢？”

“有一个补写的演词。”

“爸爸的名字？”

“不是的。”市山摇播头。“只是很妙。”

“上面写了什么？”

市山迟疑一下才说：“上面写着‘相对沦’，演讲者是‘爱因斯坦’。”

琉美睁大了眼。

“同名的人？”

“没听说过。”市山侧侧头。“总之，我再去大堂看看好了。”

“拜托了。”

剩下琉美一个人，不安地环视整个会场。她有预感，父亲一定会来这里，那是直觉告诉她的。

演讲完毕，涌起掌声。

“还有一个加料演讲。”司仪说。

准备离开的听众又坐下来。

“题目是。相对论，。演讲者是……‘爱因斯坦搏士’。”

全场骚动。有人走上讲坛。

跟真的爱因斯坦十分相似，一个毫不起眼的老人“爸爸！”

琉美正想冲上去之际，门又打开，市山飞奔进来。

“琉美小姐！不好了！”

“市山先生，爸爸他——”

“喔？”市山一副十分混乱的佯子。“总之，请你出来外面！”

“不行呀！爸爸现在在讲坛上——”

“不好啦！有人被杀了！”

“首先必须做点什么——”琉美说了一半，问。“你说什么？有人被杀？”

“是的，我见他坐在大堂的椅子上——”

“谁？谁被杀了？”

“户川！刚才在下面遇见的那个人！”

琉美愕然。

“我发现了物理学从根底改变的原理。”

父亲在讲坛上所说的话跑进耳朵，可是琉美全身动弹不得。

同一个时间发生两件荒谬的事，谁也没办法应付得来。

“拉他下来！”

“退下去！”

声音此起彼落。

几个年轻人奔上讲坛。

琉美见到父亲好像恶犯似的被人从台上拉下来。

“不好啦！”有人冲进来。

“有人死啦！”

“户川死啦！”

会场大混乱。

琉美和市山有像置身在恶梦中的感觉，束手无策。










第02章

琉美在门前站着，踌躇了将近十分钟。

她很清楚，一旦走了进去，不可能平安无事的出来。

但是不进去的话，父亲将永远关在医院，市山也因涉嫌杀人而坐监牢。

只要牺牲自己，可能可以救回两个人。

琉美觉得自己在演一部廉价肥皂剧。

琉美伸手敲门。

“谁？”传来一个稍微沙哑的声音。

“羽田琉美。”琉美挤出声音说。

门开了，鼻子下面蓄着另有暗示意味胡子的男人，对她咧嘴一笑。油光满脸，显出他的奢侈和好色的特性。

“没想到你会来。”男人说。“进来吧！”

琉美走进室内，这是双人房，里头宽敞。

这人名叫大沼，他是被杀的户川的恩师，等于现在学术界的大老板。

“说出来意吧！”

大沼坐在沙发上，直盯盯地打量琉美。

“你应该知道才是。”琉美说。

“为你父亲的事吗？”

“是的。”

“真可伶。也许他是天才，只是一线之差的分别……”

在旁观望大堂骚动的一个男人，握好烟斗，慢吞吞地走下楼梯。“如果你肯做担保人，家父就可出院了。”

“我也想这样做，但是我有我的立场。”

“拜托你设法……”琉美屈辱地鞠躬请求。

“糟糕，”大沼另有含意地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忍心拒绝可爱的女孩。”

“还有一件事，关于市山先生的事。”

“市山？噢，涉嫌杀死户川的那个——”

“不是他！市山先生不会做那种事！”

“你要我怎么做？”

“我想除了市山先生以外，一定还有人恨那位户川先生，请告诉我是谁。”

大沼笑了。

“你说的请相当横蛮无理哪！”

“请你务必——”

“我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不会不听你的请求。不过……”大沼站起来。“不能没有报酬哦！”

“我知道。”

“你知道？那就好办了。”大沼嘻笑。“来，到床上躺下看看。”

琉美作个深呼吸，然后走近床边。

“躺下来，让我诊察一下。”

为了父亲，为了市山。琉美一边躺下，一边这样告诉自己。

“你很坦率。好，我也不妨听听你的请求好了。”

琉美闭起眼睛，忍受大沼伸过来的手。只要忍耐一小时，一切就过去了。

大沼的手在她的腿上摸来摸去，琉美浑身打颤，咬紧牙关。

就在这时，有人喊说：“打搅一下。”

琉美吓得睁开眼睛，但见一名仿佛从十九世纪的照片跑出来，拿着手杖，穿着时髦的男人手撑着腰站在那里。

“你是什么人？”大沼嘶哑着声首。“你是怎样跑进来的？”

“一次问两个问题，不合礼仪吧！而且强暴一名无辜少女，更加不好了。”

“多管闲事！”

“作为正义的朋友达尔坦尼安，我毕竟不能置之不理，袖手旁观呀！”

“不用装蒜了！我要叫警卫了！”

大沼的手伸向电话机。

一刹那间发生的事

男人的手杖闪过一道银光，飓地划破空中，话筒跳到半空，跌在地上，电话线断了。

藏刀的手杖！琉美吓得目瞪口呆。

接着一阵飒飒刀鸣，大沼的长裤掉下来，然后大沼软瘫瘫地坐在地上。

“来，走吧！”那人催促琉美。

“这……”

“别担心，我是你的朋友。”

“呃……”“请吧！”琉美带着做梦似的心情走出酒店房间。

“那不是家父入住的医院吗？”琉美惊呼。

“是的。”我点点头。“我听说了你的事，于是请你来的。啊，一江，预备饭食吧！”

“是。马上准备好。”

大川一江退去后，我仔细打量琉美，她和我同年，是个相当标致的少女。

“你是……”

“我叫铃本芳子。这幢房子是先父留下的一部分财产。”

“为什么你知道那间医院的事？”

“以后有机会再解释。”我说。“总之，听说爱因斯坦博士终于来到第九号楼，大家喜出望外。”

“你说家父？”

“哦，目前有了拿破仑、卡斯达将军、马丁路德等历史人物，其中很少科学家。现在来了爱因斯坦，所以大家很高兴。”

“哦……”

“我和第九号楼的福尔摩斯先生，以及刚才带你来的达尔坦尼安，一同经营侦探事业。”

“福尔摩斯？”

“发生命案那日，他好像见过你。”

“啊，那天那个呀！没想到他真的是福尔摩斯……”

“好处就在这里。”我微笑。“其实，我们听你父亲说出一切后，正在进行调查。”

“噢，那么说——”

“首先要问，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找出真相？”

“当然想了！”

“好。啊，一江。”

“吃饭啦，请。”

我催促琉美，走进饭厅。一走进去，琉美就抽一口凉气。

“爸爸！”

“琉美！”

我们的爱因斯坦博士嘻嘻笑。琉美冲上前去拥抱父亲。

不知何时，达尔坦尼安探脸进来，向我打个眼色。

琉美终于沉着下来，一同进食。

“第一个问题是，杀死户川的是谁？”快要吃完时我说。“第二，陷害你父亲的又是谁？”

“是不是别人？”

“那就不清楚了。羽田先生，怎么样？”

羽田哲平讶然的看看我，说：“这杯咖啡的确美味。”

这真不行。

总之，他的怪作风不负爱因斯坦之名，虽说“天才和狂人只有一纸之隔”，而我觉得这人可能就是那一层“纸”似的。

他有时真的把自己当作是爱因斯坦。这样下去，真的成为第九号楼的“住客”也说不定。

“当前之务是解开杀人之谜吧！”我说。

饭后，我们在客厅休息。

“是的。”琉美点点头。“爸爸看来很精神，我放心了。”

羽田正在贪婪地阅读外国杂志。

“不过，为何他会跑去那间医院？”我问。“问了当事人，简直是被绑架而去的。”

“对他来说，等于住酒店了。”琉美叹息。“爸爸就是这样的人。”

“听说他在演讲会上自称‘爱因斯坦’？”

“节目表上是这样写的。”

“印刷的吗？”

“不，司仪的节目表上补写上去的……”

“好奇怪。”

“无论爸爸怎么古怪，他总知道自己的名字。可是，周围的人就凭这点说他疯了……市山先生被拘捕了，我想努力也无济于事。”

“市山先生是不是你的恋人？”

“呃……”琉美有点脸红。“我不能肯定。不过，他是好人。他宁可白白浪费自己的前途，也要站在我们这边。”

那多半是因为被她的魅力吸引住的缘故，我想。让我在此声明，我也是相当有魅力的女孩。

“被杀的户川呢？”

“他很年轻，被誉为天才。不过。很少有那种讨厌的人，傲慢又俗不可耐……”琉美皱起眉头。

“他曾经追求你？”

“嗯。”琉美垂下眼帘。

“即是说，户川是市山的情敌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对户川动心过。”

杀死情敌的情形，是因情人可能被夺才会杀人，若是没有那种担心的话，自然没有必要杀人了。

“户川是不是有很多敌人？”

“应该是的。”琉美说。“如果深人调查的话，绝对可以找到凶手。可是警方拘捕市山后就什么也不查了。”

“问题就在这里。”福尔摩斯说。“警察从王政时代就完全没有进步过！”

那是福尔摩斯的口头禅。

“有点难以置信，”琉美开心地说。“如假包换的福尔摩斯竟在眼前！”

“还有很多哦！拿破仑、亚里斯多德、贝多芬、南丁格尔……全是个性特强的人，一同生活很不容易咧！”

我最欣赏琉美的是，她一点也不以厌恶的眼光看福尔摩斯或达尔坦尼安。另外，她是个心地纯洁的人。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站起来。“从明天起着手凋查吧！”

“那样太慢了！”达尔坦尼安翩然进来。

“为什么？”我问。

“行善要及时，想到就做，就是吉日。”

“达尔坦尼安说起谚语来。有点怪异。”我笑了。

“应该今晚开始着手。”

“今晚太晚啦！你想探访哪一家？”

“被杀的户川家。他这人做事一丝不苟，有写日记。”

“我知道。”琉美点头。“我想起来了。他连钱财借贷都做笔记，户川的日记很有名。”

“那么严重？”

“嗯，不过，他应该严密上锁了。”

我看看达尔坦尼安，问：

“你怎知道他有写日记？”

“答案很简单。”达尔坦尼安像表演魔术似的，从怀中掏出一本厚皮书。“因为我带来了。”

“这人真糟糕。”我苦笑。

达尔坦尼安严肃地说

“不要紧，我放下一本代替品。”

“什么代替品？”

“小间使的日记。”他说。

羽田翻阅了户川留下的日记后，摇头叹息。

“真叫人吃惊。”

“为什么？”我问。

“户川发表的研究成果，全是别人的东西，是他用钱买回来的。”

“好过分！”

“他倒隐瞒得好。”琉美说。

“他好像掌握很多把柄在手。”

“把柄？”

“对！例如t大学教授，他为了当系主任而行贿，户川掌握了那个证据，然后恐吓对方。”

“怎会有这种事！”

“我就想到是这么回事！”爱因斯坦博士悠闲地说。

“因此，他最怕羽田先生这种不能捉住任何把柄的人。”

“可怜的家伙。”羽田摇头。

“为什么？”

“没有一件比争取跟自己不相称的名誉的事，更令人痛苦了。”羽田平静地说。“他在名声和实力的夹缝间折腾，多可怜的人。”

户川本身也许并不觉得怎么痛苦，只是羽田一点也不憎恨一个可能陷害自己的对手，反而可怜他这点，这正是羽田的作风。

“这么一来，这本日记内，应当出现不少疑犯才是。”我说。“这样子，大部分资料都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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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美小姐，给你添了麻烦，对不起。”

出来面晤的市山拼命鞠躬致歉。

“别这样。”琉美说。“为了我才会变成这种局面，我觉得对不起才是。”

“没有的事。”

“不过，别担心，我们一定能找出真凶的。”

“没关系，不久自然真相大白。”市山说。

看来他受到羽田影响不浅。

“目前我正在委托名侦探调查案情，请你忍耐一段日子。”

“名侦探？”

“对，每个人都认识他。”

“啊？是谁？”

“以后再告诉你。”琉美说。“发现户川的尸体时，你有没有看见身边还有谁？”

“许多人、包括几个相识的脸孔。”

“请你尽量回想一下看看！”

币山举出五、六个人的名字。

“不过，真的奇妙得很。”

“怎么说？”

“我被怀疑也不是没道理。”市山说。“当时，户川正在跟大沼谈话。”

“他自己的老师大沼教授？”

“嗯，大沼似平很不高兴地发牢骚。”

“他们吵架了？”

“好像不到吵架的地步。”

“然后呢？”

“大沼回去会场了，我出来找羽田老师，恰好经过户川前面。”

“后来呢？”

“他说。‘喂，马上消失！’我也气上心头，回瞪他说‘看不顺眼吗？’然后扭过头去。真想狠狠揍他一顿，想到现在不是时候，这才打消念头。”

“那又怎样奇妙来着？”

“换句话说——”市山探前身体。“当时我在他身边，其后我也看到他移动的人影。”

“你是几时察觉他死掉了的？”

“我在大堂那一带找羽田先生，回来时，发现他异样的软瘫着。于是走近去看，见他已经刺死了……”

“那么说，当你在那一带找人期间——”

“是的。”市山说。“不过，在我察觉之前，绝不可能有人走近户川行刺他的。否则我一定会留意到。”

“但他事实上是被刺死了赚！”

“奇妙就在这里。”

“你对那一点有自信吗？”

“有。”市山点点头。

“那真糟糕。”我不由苦笑。

“就是嘛。”琉美叹息。“他等于作证，只有自己可能杀死户川。”

“他很正直。”我想一想。“不过，这样一来，凶手的范围就可以缩小了。”

“凶手是怎样做到的呢？”

“福尔摩斯有句名言。首先去看现扬。”

我们来到发生命案的酒店大堂。

当然，户川被杀的沙发已经换了新的，不过位置保待不变。

“当时户川坐在这里吧！”我站在沙发前面。“市山先生在哪一带找人？”

“我想是到那个角落之间。”

“你坐在这儿，让我走来走去看看。”

看来市山的证词并没有错。

那一带没有遮挡之物，只要转一转头，那张沙发就进入眼帘了。

岂不是不可能？

“怎样？”琉美走过来。

“我想理论上是可能的。找人的几秒钟之同，眼睛完全没有转向沙发——嘈？”

说着，我瞪大了眼。

不知何时，福尔摩斯好端端地坐在那张沙发上。

“福尔摩斯！几时来的？”

“我从会场来的。”福尔摩斯咧嘴一笑。“门开着时，来到这里不到五米之遥，一两秒就行了。”

“换句话说，里头有人过来行刺之后再回去，不必几秒钟——”

“理论上，有五秒钟就够了。”

“果然——”琉美的眼睛闪亮。

“且慢。”福尔摩斯站起来。“那把凶刀呢？”

“当时听说掉在沙发背后。”

“背后吗？”福尔摩斯把沙发往前移动一下。“这可有点奇怪。”

“为什么？”

“这样做肯定马上被人发现。为何故意把刀藏在沙发背后？”

“对。”我点点头。“何况没有指纹……”

“先去问问话如何？”福尔库斯说。

“问谁？”

“当然是问大沼教授了。”

“哼，今天来了两个呀！”

在大沼的大学教授室，大沼傲慢地伸长了腿。

我不由叹息，同样是学者，为何羽田和大沼有如此天壤之别？

“上次的事，我听说了。”我说。“我的朋友来打过招呼了吧！”

“你的朋友？”

“我在这里。”房门打开，达尔坦尼安倏地探脸进来大沼吓得跳起半天高。

“别担心，他只是在看守，不让人打搅而已。”我说。

“有什么事？”大沼的脸色变青。

“有关户川被杀之时的事。”

“我什么也不知道！不是我干的！我什么也没看见！”

在我还没问什么以前就这样说，意味着他知道什么。尽管他是学者，对其他事倒是脑筋转不快的样子。

“据说当时你和户川吵架了，什么原因？”

大沼正想否认时，飞快地望一望门口，然后改变主意。

“只是有点意见不同罢了。”他耸耸肩。

“怎么说？”

“那是-学问上的事，你们不懂的。”

这是他的王牌吧！

“我不这样以为，请老实说出来的好。这位琉美小姐也不会揭发上次在酒店房间差点受强暴的事了。”

“强暴？谁说的？”

门又打开了。

“目击者在这里。”达尔坦尼安说。

看来达尔坦尼安受到最近电视剧的影响。

大沼又脸青青了。

“那只是普通的争论，不是吵架。”

“理由呢？”

“即是——芝麻绿豆的小事。”

“这件事吗？”我把那本日记亮一亮。

大沼吓昏了。

“为——为什么它会——”

“透过某条管道到手的。一旦被人知道它的内容，事情就棘手啦！”

“好家伙……”大沼死心地呼一口气。“他忘了我的恩，任性而行！自己成名了，就觉得我啰嗦了。”

“把户川搞到那个地步的，是你出的好主意吧！”

“不错，没有我的话，他什么也做不到！”

“这一点，他很详尽地写下来了。”

大沼露出苦瓜脸，说：

“卖不卖宝？多少钱我都给。”

这是堂堂学者所说的话吗？

“你有看过这本日记么？”我问。

“不，第一次。我只知道有这回事。”

“那就怪哉。”一直沉默的福尔摩斯说。

“你指什么？”

“你没见过这本日记，为何一眼看到就晓得是那一本有问题的日记？”

大沼一时语塞。

“你应该非常清楚这本日记才对。”福尔摩斯说。“因为这是你叫户川写的东西。”

“怎么一回事？”琉美困惑不解地说。

“试想一想，这种记录留下来是何等危险的事？一旦公布出去时，户川的学者生命就完蛋了。”

“说的也是。”

“当然，他也写下对别人不利的秘密，但是自己所冒的危险更大得多，不是吗？”

“这么说，这本日记……”琉美皱眉。

“这是大沼教授叫户川先生写下来，作为绑住他的证据。户川先生一定是带着屈辱的心情写下来的。”

“那么，这本日记原本是在大沼教授手上的喽？”我说。

“应该是的。只有写的时候才交给户川先生。”

“可是，这本日记放在户川那里哦！”

“他大概拒绝还给教授，这才发生争执的吧！”

大沼苍白着脸，瞪看半空。

“怎么样？”我问。

“我没必要作答。”大沼冷淡地说。

“可以当作‘是’来接受吧！”

“随便。”大沼说。“但不是我干的！”

“你是说，你没杀户川吗？”

“当然了？”

“那么，是谁杀的？”

“谁晓得？”大沼怄气地说。

“大沼的确没有杀户川的理由，”福尔摩斯说。“反而是户川可能耍杀大沼。”

“对，他自己的学者生命等于被对方捏在手里。”

“户川不想还日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是，到底是谁杀了他？”琉美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

“从另一方面调查好了，”我说。“说不定从另一方面可以解决问题。”

“把家父写成‘爱因斯坦’的人？”

“对，当时的司仪是谁？”

“嗯……我想是这间大学的教授。对了，物理工学系的副教授。”

“恰恰好，去看看他吧！”

“一起去吗？”达尔坦尼安说。

“你不必了，你在这儿等好了。”

“我在想，如果恐吓他一下，话更容易谈哪。”达尔坦尼安没趣地说。

真怕他到处挥剑，众人遭殃！

我和琉美造访了那位副教授。

浜田副教授对琉美寄以同情。

“哎，羽田先生也真可怜。”

“谢谢……”

“当时我没想到羽田先生会出现，上面写爱因斯坦，我以为是什么人开玩笑……”

“是不是透过电话联络的？”我问。

“不，是事先填写在节目表上的。”

“是谁写的？”

“不知道。”浜田摇摇头。“哎，那种事常常发生，这边厢演讲一开始，司仪就会放下节目表，走去听众席了。回来一看，上面已写上那个名称，上次是事务局的人写的。”

“这次也是？”

“好像不是，事后我问过，没有人知道。”

这么一来，是谁填上去的呢？

浜田鼓励琉美一番，送我们出来。

“好像愈搞越不清楚啦！”我说。

“没有的事，”福尔摩斯说。“事情愈来愈清楚了。对了，达尔坦尼安那厮在哪儿？”

“说起来，怎不见人？那人来去无踪……”

“那是什么？”

琉美指向稍远的草场上的人群。

走过去时，擦肩而过的学生说“那家伙好厉害！”

“剑击学会的队长也被打败了。”

我有坏的预感，立即上前拨开人群窥望。

“果然是他！”

达尔坦尼安以剑击学会的学生为对手，一次把几个人摆平，正玩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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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啦！”琉美的脸发出亮光。

市山因证据不充分被释放了。

“恭喜！”我说。

“你就是那位名侦探？”

“我？不是的，很遗憾。”我笑了。

“总之我要感谢你。”

“假如捉到其凶，那就太好了。”琉美说。

“别说得太奢望。”市山说。

“不过，毕竟不得不找到为止。”我说。“来，走吧！”

“上哪儿去？”

“现场呀！案件必须解决。名侦探等得不耐烦啦！”

去到大堂时，已见福尔摩斯逛来逛去。

“嗨，你们来啦！”

“累你久等，对不起。”

福尔摩斯重新衔好烟斗。说：“其实，我找到了一名新证人。”

“哦？是谁？”我问。

“喂，你过来。”

福尔摩斯叫住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

“关于刚才所谈的事，那天，你是这个会场的工作人员吧！”

“是的。”身体健康，脸色红润的女孩用力点点头。

“当时你在哪儿？”

“银幕后面。”

“可以带路吗？”

“好，在这里。”

女孩打开厚重的门，走进会场。

讲坛后面是放映幻灯片的银幕，从旁门可以走进里头。

“这里是收藏备用桌子、椅子的地方。”女孩伸手指向一些堆积的桌椅。“那天，我累了，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

“你在哪一边？”

“这边。”

女孩拿起一张椅子走到门附近，坐下来。

“当时你坐在那里？晤，门是开着的？”

“开太大会被会场的人看见。我只细细地开一条缝。”

“你看到什么？”

“恰好看到司仪的座位。”

“你是在这里看那个位子的吧！”

“是的。”

“有人靠近那个位子吗？”

“除了司仪以外的人吗？有的。”

“记得是谁吗？”

“嗯，”女孩望望市山。“就是他。”

“这个人是否写些什么？”

“不，他只是过去偷窥位子上面的东西。”

“还有其他人吗？”

“嗯，在他之前还有一个。”

“谁呢？”福尔摩斯问。

就在这时，市山喊说：“不能说出来！”

“那个被捉的人。”女孩说了。

“他是否写了什么？”

“呃，他用原子笔写了什么。”

“此外有没有靠近的人？”

“没有了。”

“肯定吗？”

“是。”

“谢谢你，可以了。”福尔摩斯说。

女孩正要走出去时。突然回过头来，说：“想起来，有一个演讲过的人，回到座位时，过去司仪那里窥望了一下。”

“记得是谁吗？”

“就是那个被杀的人。”

“在那两个人之前？”

“不，在他们之间。”

“即是第二个了。”

“是的。”

“谢谢你。”福尔摩斯送女孩出去。

一时之间，谁也不开口。“怎么回事？”琉美喃喃地说。“换句话说，写那行字的人，就是家父？”

“正是如此。”福尔摩斯说。

琉美看着市山。

“你早就知道了？”

市山从琉美处转移视线，说，“嗯。”

“那么……爸爸真的当自己是……爱因斯坦……”琉美的声音颤抖。“他好像不是经常那样。”我说。“不过，我问了第九号楼的朋友，他们说他逐渐真的这样想似的。”

琉美一阵踉跄。

“振作些！”市山企图扶住她。

“我没事！”琉美刚硬地把他惟开。“你知道却瞒住我？我不需要你同情！”

琉美喊着，抱头坐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市山露出绝望欲死的表情。

“你知道吗？”福尔摩斯说。“市山君为了你和你的父亲，情愿豁出自己的性命哦！”

“已经完了……爸爸一辈子住院，而我不久也会死去……”

“坚强一点！”我的手搭住她的肩耪。

“来，轮到最重要的杀人事件啦！”福尔摩斯说，可是琉美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一切无所谓了，”市山说。“算了吧——户川是我杀的。”

福尔摩斯苦着脸，埋怨着说：“糟糕，这样子轮不到我出场啦！”

“市山先生——”琉美慢慢抬起脸来。“怎么可能……”

“除了市山君以外不可能有别人了。”福尔摩斯说。“凶刀藏在那张沙发背后，若是有意藏起来，为何不带走？那是因为他不能离开之故。”

“但是，为什么杀了他？”琉美问。

“从刚才的话就晓得了。”福尔摩斯说。“户川走过去看节目表，市山君看到了。后来他自己也去偷看了节目表，知道上面写的东西。”

“因我时常看羽田先生的字，一眼就看出是他的字迹。”市山说。

“于是他急急走向户川，为了堵住他的嘴。”

“其实必须先去阻止羽田先生演讲才是，可是太突然了，一时混乱……”

“户川说了什么？”

“他说要宣扬出去，通知大家，说完大笑。我于是用随身带的刀刺他。”

“怎么会带刀？”

“因我一个人住，有那种刀很方便。可以开罐、开栓，不知不觉就常放在口袋里了。”

“刺了他后，你抹过刀柄，丢在沙发背后。”

“我很困惑。因我只想到，那件事一旦传扬出去，琉美小姐会怎么想，别人会怎样取笑她……”

“在那期间，羽田先生走上讲坛去了。”

“是的，我太疏忽了。”

“市山先生，为何这样做……”琉美用挤出来的声音说。

“对不起，琉美小姐。”市山说。“不是你的责任，请忘了我吧！”

琉美站起来，盯着市山。

“别说傻话！”

“哦？”

“无论如何，我会拼命借钱，为你聘请最好的律师！”

“琉美小姐！”

“我才二十岁，即使等十年，不过三十岁，那时还能生儿育女，怕什么？”

市山的脸涨红了，二人紧紧相拥。

我假咳一声。

“其后的事交给你们了，今晚找个地方投宿，明天去向警方自首如何？”

琉美和市山望着我。

“还有，律师费由我负责好了，我很有钱，不必担心。”

我催促福尔摩斯离开现场。

“哎，为何市山先生不说他看见别的可疑人物？”我在大堂边走边说。

“那正是他诚实的地方。”福尔摩斯说。

“怎么说？”

“是他自己杀的，他知道被判有罪也没法子，但是如果承认了，他不得不说明动机。何况一旦是真的杀了人，他怕琉美小姐讨厌他。”

“于是做出那样的事——”

“若是真正的凶手，一定会说有其他凶手吧！所以他认为，纵然有罪，琉美小姐会相信他是无辜的。”

“原来这样，”我点点头。“真复杂。”

“怎么说，他是爱因斯坦的徒弟嘛！”

“哦？”

“即是说，这也是一种相对性的原理。”

我带着似懂非懂的心情点点头。

“大家在大厅集合哦！”

我们从隧道走出来，丹提斯就对我说。

“哦？有什么会议？”

“好像有人讲课。”

“讲课？很稀奇咧！来，琉美，请。”

琉美探脸出来，东张西望四周。

“这边。”

我带她到第九号楼的大厅去。

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有拿破仑、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家，邱吉尔、戴高乐等政治家，还有古代托洛依战争的海伦（一名胖得惊人的阿姨）！

我把他们一一为琉美介绍。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喊：“不是琉美吗？”

羽田——不，爱因斯坦博士跑过来了。

“爸爸！”

“你来得正好，要不要听听课？”

“听课？”

“嗯，简单易懂地谈相对论。需要窍门咧！”

“我会去的。”

“是吗？好，待会请你喝茶！”

爱因斯坦走到正中央，如雷掌声涌起。

“那么，马上进人正题。”博士说“如何？”我问琉美。

“嗯，爸爸看起来真的好开心。”琉美微笑。“横竖他是个不适合社会的人，在这里一定更加幸福。”

我轻轻握住琉美的手。

至于市山，拜一名能干律师所赐，被判五、六年的轻刑了事。

琉美看上去比以前更美了。

“欢迎欢迎。”达尔坦尼安走过来。“让我带你参观第九号楼，来，请！”

他把琉美带走了。

我一边觉得心情愉快，同时觉得有点索然——难道这也是相对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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